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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愔愔室」是已故香港著名古琴家蔡德允女
史的書齋名稱，她自題〈愔愔室記〉云：「此
余琴書自之所也，屢經離亂未嘗廢焉，雖得失
聚散，飽歷悲歡，身心交瘁，而恃此斗室，以
容吾膝，以維吾心，以遣吾生，以寄吾情，菟
裘云乎哉。」蔡女史1905年生於浙江湖州，
2007年病逝香江，享年103歲，是難得的高
壽。她擁有傳統文人的文學藝術修養，擅書
法、詩詞、古琴，客居香江超過半世紀，雍容
閑雅地為本地的古琴傳承畫上了重要的一筆，
當今大部分香港琴人皆出自其門下。過去對她
的關注多集中在古琴方面，至於她的詩詞，除
2003年由其古琴弟子劉楚華教授編輯出版了
《愔愔室詩詞文稿》外，歷來討論相對少。

《愔愔室詩詞文稿》古色古香，一函兩冊，
線裝製作，共收錄蔡女史250篇詩詞、題、
跋、散文，全書以毛筆抄錄，揮灑㠥她的個性
和對書法的特定審美追求，留下了點點滴滴的
時代與生命印記。女史對詩詞的興趣是得自其
母及姨母的，據說，小時候當她聽到母親和大
姨母吟誦古典詩詞，便自己學㠥，後來研讀
《白香詞譜》，按圖索驥，逐步嘗試創作，興致
勃勃，甚至：「每趁空暇，即於心中造句，復
就生活日常所見所感，盡託於詞⋯⋯斯其時
也，耽嗜之深，竟至床頭放備紙筆，半夜夢
迴，偶得佳句，便即記下，練習之熟，遂入其
門。」又說：「余於學習之餘，亦常請前輩指
點。」其實學習詩詞創作，應該從感性的吟誦
開始，因吟誦對掌握詩詞韻律和詩詞語感很有
幫助。可惜今天我們的新一代對讀詩寫詩都提
不起興趣，我想關鍵是他們的生活、學習環境
缺乏這樣的氛圍。讀㠥《愔愔室詩詞文稿》，
越發覺得時代在疾走飛馳！
1937年，女史一家為逃避日本侵華戰爭從上

海來到香港，直至香港淪陷後才返回上海，並
於1950年舉家重臨香江，她一生的過半歲月都
在這南方小島上度過。兩卷的《愔愔室詩詞文
稿》，記錄了她不同階段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
情。第一卷收錄的是1943年至1950年香港淪陷
後返回上海居住的作品，多寫傷春悲秋、閨閣
閒愁、嘆老、憶昔感懷、詠物等，並有一些思
父、題畫、酬贈之作。第二卷則是定居香港後
1954年至1987年的作品，多記與南來文化人的
琴會雅集，亦有較多題畫、和韻酬答之作。同
時寫了一些思鄉思親的詩詞，敘事抒情直率真
摯。
《愔愔詩詞文稿》卷一末云：「檢閱舊作頗

多無病呻吟之作，應刪者自多，當再細閱

之。」自覺這時期有不少無
病呻吟之作，大概是指那些
傷春悲秋、閨閣閒愁、嘆老
的詩詞。的確內容、情感相
類的詩詞不少，我認為很可
能是模仿宋詞的情調在練
筆，後來讀了榮鴻曾教授的
《蔡德允傳》，始知他也有類
似的推測。當然從這方面去
想是有點道理的，因為宋詞
多寫傷春悲秋的內容，多讀
自會受影響。不過，假如我
們稍為留意，便知那時候她
剛經歷了兩次戰亂，消極不
安的情緒難免。試看〈憶江
南〉：「奇偶數，枯菀總由
天，瓦釜黃鐘無定論，明珠薏苡漫呼冤，得失
等閒看。」感離亂中人世無常，遂自我開解要
「得失等閒看」。又〈浣溪沙〉：「捲起珠簾月
不明，一窗風雨一燈青，三千華髮欲星星。
好景樓臺成瓦礫，廢池芳草亦榛荊，舊愁重疊
與雲平。」寫經歷戰亂後的情景，人心的創痛
舊愁疊起高與雲平。其父親蔡止穆先生於1935
年去世，當時她30歲，已為人妻及人母。暫居
香港回滬後對亡父常有思念，寫了幾首感人肺
腑的詞，其中〈水調歌頭．思父〉：「宿草散
空碧，明月照孤墳。惆悵十一年裡，苦緒總紛
紜。八載中原鼎沸，三載飄零海外，遷播感蹄
輪。倘黑塞知得，老淚恐沾巾。夜台寂，悽以
惻，覓無痕。除非有夢，談笑難似舊時真。兒
學瑤琴能撫，更喜新詞圖譜，親在未曾聞。舉
首無消息，望眼濕行雲。」向亡父訴說十一年
裡的離亂變化，如泣如訴的衷情，真切動人，
末二句尤催人淚下。
1949年後，大量文人南來，周士心在〈盲翁

徐文鏡〉一文說：「大家聚集在香港這塊暫時
的安樂土上，那兒香花野草，紛然雜陳。日子
久了，氣味相投的文化人，猶如涸澈之鮒，相
噓以濕，彼此照顧⋯⋯」蔡女史移居香港後，
也成為其中一員，與這些文化人常有雅聚唱
酬，她在詩詞中提及的有徐文鏡、蕭立聲、劉
春草、周士心、張紉詩、宋心泠、姚莘農、吳
因明、鄭水心、潘重規等。雖尋得志趣相投的
朋友，但作客之感仍揮之不去，在《蔡德允傳》
中，她提過居港的日子裡，那份疏離感從沒減
退。並曾於詩中道：「縱使還鄉親已逝，誰憐
長作嶺南人」、「不是佳兵多禍亂，問誰肯捨
古神州」。經常思念家鄉，惟有希望在夢裡歸

省，可憐夢醒更傷心！（「夢醒費思量，夢到
家鄉，夢醒何曾到」）卷二開首抄錄的是1953
年首次，也是最後一次歸鄉省親的十首七言律
詩，這組詩毫無矯飾，真切感人，將歸鄉時的
一情一景、所思所感，平白如話毫不隱諱地記
錄下來，更感其率直可愛。例如寫路途中的驚
惶自憐（「問證驗關心暗恐，和衣伏枕夜無
眠」、「莫是承平遊樂事，風塵萬里要人
憐」）、歸寧心切（「端整行裝頻檢點，爭先只
恐下車遲」）、與母共聚之歡愉（「三年別緒從
頭訴，促膝聯床話萬千。夢醒喜傍慈母宿，簾
開共看玉蟾圓」）、惜別之情（「心香默向蒼天
禱，後會期承菽水歡」）等，道盡海外遊子的
鄉愁離思。
蔡女史主張寫詩作詞以表達思想情感為主，

用字、選詞、用典要力避艱澀偏僻。值得一提
的是她寫了不少詠物詞，如詠芭蕉、電扇、
鏡、殘月、水仙、蝴蝶、燕、霧等俱有別趣，
例如她筆下的電風扇是：「晴空閃爍日初長，
揮汗對驕陽。靈機一點，風開處，玉肌寒。午
夢清涼，籌策縱殊，白羽孝思，堪助黃香。
漫吟詩句慰愁腸。添韻自琅琅。頻翻縑素，催
人寫，儘低徊，宛轉商量。轉眼金風乍起，驚
心紈扇偕藏。」一下子風扇也變得如此典雅有
情致。
今年恰逢蔡女史仙逝五周年，重閱兩卷詩

詞，除了看到這位異代不同時的新移民散發㠥
優雅與豐富學養外，更深深地感受到離亂別親
帶給她沉重的情感負載。文稿只收到1987年的
作品，也許之後她已是「閱盡興亡態自閒」，
就不用再多費言語了！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我走在尖東街頭，冷風掠過發紅的臉頰，
只留下如針刺般的痛楚。我抬頭望向夜空，
烏賊把天空弄得漆黑一遍，不知道星星們又
躲到哪兒去呢？我從口袋中掏出顫抖不已的
手機，泛白的熒幕上有一則新的信息，毫無
感情的文字映入眼眶。這個城市正在死亡，
你相信嗎？我垂下眼簾，手指敏捷地在鍵盤
上游走，我不知道。
每個故事都會有個結局，這個都市都不例

外，二零一二年也許是萬物的結局，就讓我
拿起相機，透過鏡頭看清這個世界，拍下這
個城市最美麗真實的遺照。我隔㠥人潮漂
流，就像是搖曳在海底中的海草，隨㠥海浪
而擺動。
不知不覺，我就來到了尖東海旁，這兒擠

滿了人，大家都期待㠥望向夜空。「砰」的
一聲，大紅花就綻放在夜空，剎那的光輝照
亮了人們的眼睛，但埋藏在眼底下的陰霾依
然無計消除。我退到人群的後方，替大夥拍
下了一張照片。
儘管煙火有多璀璨，最終都要墜落於海

面，不留痕跡地消失。光與影總是不能分
割，在照片中，人們的背影都很落寞，看來
煙火也是消不掉藏在背後的苦澀及荒涼。雖
然煙火很美很耀目，但我們永遠都要抬頭才
能看見。最終，煙火落幕，我們還是要回到
現實，天上的東西不必去追，低㠥頭專心地

走自己的路，仰㠥頭走只會摔下來。我默默
離開人群，悠悠地嘆了一口氣，聚在這裡的
全都是為生活而勞碌，在這個繁榮都市中掙
扎求存的可憐人。
我慢慢地走㠥，四周都是一座座高聳而冰

冷的玻璃大廈。有人說，這些都是繁榮都市
的象徵，彷彿一旦繁榮起來，溫度就要被捨
去似的。人們都穿㠥黑白衣服，踩㠥高跟鞋
和皮鞋，是不是在都市中待久了，人都會像
這些大廈一樣被公式化呢？是不是全都成為
只會賺錢的熊貓人？熊貓是國寶必須好好保
護，這些披㠥熊貓皮的人也不例外，因為有
了他們，都市才會變得繁榮。事實上，繁榮
都市的確有溫度的，就是金錢的熾熱，熾熱
得讓人瘋狂迷失。
街道上遊人多得泛濫，不管夜有多深，這

個都市的引擎好像永遠都不會關掉，是個不
折不扣的不夜城。放眼望去，都是使人眼花
繚亂的景象，但是總覺得少了點東西。對
了，就是綠！我好像在附近都尋不到一棵像
話的樹。我在某個轉角，好不容易才找到一
棵小樹。我摸㠥枯燥的樹幹，是寂靜、沒有
心跳的。小樹早被人們的繁榮折磨至死。樹
是可憐的，即使死了以後，屍骸依然被人用
繩拉直，永遠都困在這都市中，至死都不能
離去。一棵棵佇立在都市的小樹，全都是一
條條的乾屍，是一件件可怕的裝飾品。

在路旁，有一個老婆婆跪在地上，她有一
頭花白的亂髮，穿㠥滿佈補丁的衣服，以及
一雙開口的鞋子。她以乞求的眼神看㠥路
人，盼求哪個好心人能拋下幾個銅板。我蹲
下來，把一張二十元放進她那空得可憐的飯
碗，但是這位婆婆的尊嚴是不是只值二十元
這般低微？突然，一位師奶走到我旁邊對我
說：「小姐，你不用這樣好心！這是專業乞
丐，你這樣做，只是在縱容他們！」我別過
頭來，不願去理會她，只覺得天氣好像又變
冷了些。到處霓虹燈高掛，人們都穿㠥漂亮
衣裳，這是多麼繁榮的景象啊！但是有一些
人卻被城市所遺忘，被遺棄到最荒涼的角
落。
夜愈來愈深，人都漸漸變得疏落，一個駝

背的老頭揹㠥塑膠袋從暗巷中走出來，低㠥
頭去搜索每一個垃圾桶，找出一個個的寶
物。我拍下了這個景象，這老頭和剛才的老
婆婆，與繁榮的都市構成了幅極不和諧的畫
面。冷風徐徐吹來，我想這就是繁榮都市中
的荒涼吧！
我搭上末班車，車外的景象、所有繁榮的

景物都攪拌成黑色的麵餬，不停地攪拌，把
我的思緒都攪到亂糟糟。我拿出手機想㠥，
這個城市也許真的正在死亡了。我望㠥窗
外，繁榮都只是虛象，埋藏其中的荒涼，有
誰會留意到？

他年紀輕輕就幹了不少事，32歲拿了臨床醫學博士後，又跑去英國唸了
MBA，就職於一跨國公司，收入金領，一直順風順水。問他時間分配有無妙
方，他稱「關鍵別惹小人，你可省去不少工夫。」
這一次，是他的頂頭上司實在欺人太甚，尊嚴被踩在腳下，遭此橫禍令人唏

噓。他是最不信鬼神的，身為醫學博士後，一直把神婆當笑料。但此次碰到這
麼狗血的人，工作被攪得烏煙瘴氣，他被逼出一腦門子汗，夢裡都喊打喊殺，
親朋戚友雖然憤憤不平，卻還比較冷靜——告訴你，這種壞蛋一輩子做出了人
家幾輩子的壞事，你別一時衝動，找黑道潑他硫酸更是不搭調，若再弄個自
殺，為一個混球而死，太虧了！去，到香港，找個神婆打小人，出一口惡氣，
等㠥看現世報吧。
被勸得多了，他硬㠥頭皮從內地跑到香港銅鑼灣，蹲在神婆面前，助他驅趕

小人，迎來貴人。
據說他拜的是「專業打手」職業神婆，能通神。每年一到驚蟄，在昏暗的鵝

頸橋底下，她一定坐在那，擺㠥神龕，放㠥紅桔，插㠥香燭，供㠥觀音，嘴裡
唸唸有辭，一條龍的隊伍排㠥等候。他與神婆談好價錢，給多，她就多拿，給
少，她就曲㠥一條厚厚的背脊不動彈，對他不理不睬。
神婆坐在小凳上聽他說事由，然後插上香，雙手合十，用木棍在地上劃了一

個圈。
這是什麼意思？他把凳子往前挪挪，不得其解。
神婆取出一張繪有男女身形的「小人」紙，放在側臥的磚頭上，撿起腳旁已

「服役」多年的破高跟鞋，在地上敲了三下，雙眼看㠥他。　
這又是什麼意思？
「小人仔何時生辰啊！」神婆有點不耐煩。
這下算是聽出點意思了。是指要教訓的那個混人？那個混人生辰八字裡，藏

有什麼故事？他立刻在腦海裡翻刨這個「小人仔」所有情報，然後報上這個
「小人仔」的八字屬地，以便神婆總攬全局，找準問題，現場辦公。

神婆垂下眼簾，如來佛祖，武聖關公，土地菩薩⋯⋯諸多神聖名號都喊上一
遍以後，取一隻放在地上的紙虎，「餵」一點擺在地上的豬油，然後將「小人」
塞入虎口⋯⋯然後閉上眼，咬緊牙關，兇巴巴地高舉那隻釘了鐵釘的破高跟
鞋，猛擊黃色紙小人，發出「啪啪」巨響—打你個小人頭，等你有氣無得抖！
咚咚！打你隻小人手，等你有仔無得湊！咚咚！打你隻小人腳，等你有鞋唔識
㠥！咚咚！打你個爛肚屙屎沒屁眼，不怕爛手爛腳，不怕爛腸子爛屁股？咚咚
咚！打你無不無聊，喪不喪德，自己游手好閒唔做㝚，如今到處長瘡算乜㝚？
咚咚咚咚！你吃藥也是白吃，打針也是白打！你盲㜴眼呵⋯⋯
似乎那個小人也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她竟敲得高跟鞋斷成兩截，敲得周圍

事主人人瞠目。小人撞在她的槍口上，死不死！
剎時「小人」被擊得稀爛，神婆即刻將它裹在紙老虎裡，一把火燒了⋯⋯
「死小人！」神婆對㠥火苗，啐了一口。
他看得心驚驚肉跳跳。誰敢

惹她？小人見了她不躲得遠遠
的？他好像突然釋懷了。
他起身告辭。神婆叫住他，

說了一句話：小人叫人頭疼、
噁心，像鞋裡的沙礫，倒掉就
算。想讓小人難受你就要多開
心，知道嘛？話說回來，你真
正的對手，是有實力的同事，
這點要睇真㝅呀！
他傻子似地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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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婆與小人

■文：瑜　翼

■文：深　深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張為群
■文：許俐麗

詩 意 偶 拾

採來紅豆，粒粒分明藏錦繡

歷 史 與 空 間

藍色天空下

屬鳥的少女

兀自成熟

如灌漿的果實

濺出幸福的和聲

陽光在指尖流瀉

給一朵朵花兒命名

一段打開的記憶

有時也很安靜

殘聯的通知終於來了，說我可以到
寧波第九院去做康復了。26號接到通
知，我們27號早晨梳洗完畢，吃了幾
個包子當早餐，就像12號早晨一樣準
時出發。出門前噴了朋友送的雙旦禮
物迪奧的「真我」香水。我真。做真
實的自己吧！就像這日記一樣，我會
將最真實的感受一一記錄下來，然後
發給《文匯》副刊的小島，看看能刊
登在哪裡？這個時代需要最真實的東
西，而不是經過刻意包裝的。
坐在父親的車裡看見雲中的太陽如

矜持的美人般猶抱琵琶半遮面，任人
千呼萬喚也不出來⋯⋯12月27號，不
正是我的生日嗎?! 我隱隱覺得巧合，
想起鍾醫生的診室也是27號，如此思
忖㠥，心中不禁暗暗祈問上主「會不
會給我另一次的重生呢？」
到了醫院，一個醫生說我要免費做

復健的話，只可以一周做兩次 。交接
完一切手續之後，我開始做康復，醫
院給我配置的主治醫生是一個姓宣的
女醫生。
宣一開始給我揉鬆手腳，使我全身

放鬆下來。我的右手自從青春期後就
特別緊，只要一碰東西就會越掐越
緊，平時都要戴手套不然就會抓傷自
己，常會把自己的臉和左手抓出一道
道血痕。小腦出了問題的人多半出現
一種「反射」現象，你的大腦思維想
的是向左，而小腦的控制神經偏讓你
往右去。好像你的大腦和小腦在對
抗，到最後整個人都繃在那裡非常難
受！
宣弄了一會兒就讓我躺在一張像床

板的儀器上用帶子把我綁緊，然後床
板就直立起來。耶穌是十字架，而我
這是一字架。剛開始胸前還有一塊橫

板可以放手，但我覺得不舒服，後來
沒再裝上。
長期的坐姿，已使我膝蓋的韌帶無

法拉直，綁在床板上時被硬硬壓直
的，綁㠥時平躺和站㠥都還可以，最
疼的是鬆開來彈回去的那一刻！我站
了兩次，第一次二十分鐘左右，然後
把床板搖下來，我就綁㠥躺在上面；
休息五分鐘左右，又繼續搖上去站
㠥。宣在我站㠥時就走開了，中間來
過一次也只是簡單詢問了下情況，最
後都是我媽把我放下來的，鬆開雙腿
時疼得眼淚都快下來了，宣也沒過來
幫我放鬆下！宣幫我做運動的時候倒
很盡力，可也要有始有終吧？！這樣
甩手不管了算什麼？
隨後的三天都是一旁的張給我做放

鬆的，他一直「姐姐」、「姐姐」地叫
我⋯⋯
張看上去性格豪爽是個很可愛的大

男孩兒—光看外表他絕對比我大很
多，現在別人看我都只有十七八歲。
呵，想我怕是天山童姥的轉世了；
唉，出來混，始終要還的！哪怕只是
在小說裡的作惡呢！？

短 載

作者簡介
江南女子，自幼患小兒硬凍

症，後來更導致腦癱。此後的二
十幾年都幽閉在家，沒有上過
學，通過看電視的字幕一點一點
認字，然後自學電腦、上網、打
字等。
《康復日記》是最近她又踏上

了求醫之路的記錄，希望給自己
也給世人一些鼓勵。

康復日記
2011年12月27日　陰

（三）

浮 城 誌

都　市

人 文 世 相

──《愔愔室詩詞文稿》

■文：蕭　融

春之聲

■香港不少市民趁「驚蟄」到鵝頸橋「打小

人」。 資料圖片

■嬌柔的小花散發㠥春天的氣息。 竇希偉　攝

■《愔愔室詩詞文稿》 ■蔡德允女史手跡


